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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塘夏色
閆敬督

 
            夏色暈開七月荷塘
            蓮葉、荷花、
            屬於夏天的圖冊
            簌簌從水底升起
            青蛙噗通，跌入湖鏡
            一群泡沫誕生
            平靜光滑的翡翠上
 
            蜻蜓按下夏天的快門
            她腳下的水波
            一程程散去
            在荷葉的街巷遊蕩
            隱沒石縫，仿若探尋
            幽謐清涼的行宮
 
            風女的手，如此纖細
            輕觸蓮葉，
            看她們在水中漫舞
            復又轉身，
            掀起垂柳飄逸的青絲
            幸福的光斑落下
            隱隱綽綽的滌蕩
            不知覺，無形中
            已留下濃濃的夏意
 
            荷塘邊的足跡去往林深處
            濡濕的青苔，以涼意築基
            鋪成一段往事
            有人在岸邊徘徊，風吹柳絲
            或許，她們都在等一位
            相約已久的故人

聽雨
陳敏

           外面的世界
           正在接受雨的洗禮
           風攜著雨劍
           要穿透這地面
           兵刃交接處
           雨劍卻被擊得落花流水
           兩岸的樹搖旗吶喊
           小河裡的漣漪
           也鬧得歡騰
           外面的世界煮得滾燙
           而我
           卻躲在閣樓的一角
           平靜地目視遠方
           聽憑風雨
           任平生

           瓦當滴落的水珠
           輕叩青石板
           暈開歲月褶皺裡的舊痕
           簷角銅鈴搖晃
           千年的偈語
           潮濕的苔痕
           正沿著記憶攀爬
           這場煙雨的訴說
           所有喧囂歸途皆是寧靜
           就像漲潮的河終會
           退回河床
           那些激烈碰撞的水花
           最終都會化作水霧
           朦朧在江南

           或許真正的安寧
           不在遠離風雨的侵蝕
           而在內心修籬種菊的定力
           當我合上眼
           聽見萬物在雨中和解
           聽見時光在瓦縫間
           靜靜流淌　

漫過城市的雲
李貴仲

天空中成群結隊的麻雀，在夕陽的餘暉
中你追我趕，就像戰場上拚殺的軍隊，隨著
晚霞的消散逐漸隱去了身影；停靠在軌道上
的列車，正整裝待發，它們不分晝夜地劃過
城市的邊際，不知要開往哪裡；忙碌了一天
的人們正朝著家的方向，擁擠在地鐵裡，就
像他們清晨離開家時一樣。那些努力的不屈
命運的人掙扎著，那些絕望的疲于奔波的人
安靜著。但生活絕不僅僅于此。

對于長久生活在城市裡的人們，舉目所
見，除了高樓大廈、車水馬龍，還有一片淨
化人心靈的海洋。你可別感到奇怪，其實，
這片海洋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能看到，它
是屬於我們每一個人的。你看，那一望無際
的天空不就是倒掛著的海洋嗎，那一朵朵白
雲就是海的浪花啊。但沒有人會喜歡風平浪
靜的海洋，同樣也沒有人會喜歡單調的天
空。人們所喜歡的是大海的澎湃與激情，是
天空的遼闊和雲彩的變化，這就是生活的美
妙所在。

仲夏過後，天上的雲就多了起來。夏
天的雲不像秋天的雲那般，如薄紗的輕柔，
而是顯得氣勢磅礡、厚重無比。它們往往堆
疊在一起，像一座小山，卻又不給人壓抑之
感，甚至為人們撐起一片陰涼。陽光映照在
它的身上，如白玉，白得發亮。雲住在風
裡，被風呵護著，也被風精心雕琢著。每一

朵雲的姿態都各不相同，都無時無刻不在發
生著微妙的變化。我想，正是因為雲的變幻
莫測，沒有固定的形狀，才更讓人喜歡。因
為，人們總是嚮往多姿多彩而非一成不變的
日子。

兒時，我最想得到的一件「法寶」，就
是孫悟空腳下的觔斗雲。一個觔斗十萬八千
里，可以去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別提有多
瀟灑了。如今的我雖然沒有觔斗雲，卻能在
下班回家的路上，踩著單車，追著雲彩。這
時的我最放空，若是還能躺在雲的懷裡那就
更好了，可以讓雲的溫柔，化解我內心的惆
悵，並消除我工作的疲憊。

記得17歲那年，我也是如此深愛著湛藍
的天空和雲。那時，來自高考的壓力像一座
大山，壓得人喘不過氣。我又因為體育課上
的一次意外，右腳受了傷，難以正常行走。
在休養的那幾個月裡，每天中午，母親忙完
工作，顧不得自己，先給我送飯。我感到有
些歉意和愧疚，心裡總覺得不是滋味。但坐
于窗邊的我，無疑是幸運的，還能偶爾看看
天，那裡有一抹淡藍的色彩，和那雲卷雲
舒。當風吹來的剎那，像是人間最親的吻，
我的左眼跟著跳動，那充滿著一種不可言說
的美妙。每當這時，我內心的煩躁就會一掃
而空。

我想，高樓大廈的挺拔，遮不住人們遙
望蒼穹的雙眼；車水馬龍的熱鬧，難抵人們
內心片刻的寧靜。人心中的自由，應是一隻
翱翔蒼穹的雄鷹，只有天空才是它的戰場。

流不走的右江
諸紀紅

夏日桂西南的氣息是火熱的，熱得土
地微燙，連風吹在臉上也挾著乾燥的力度。
我是右江養大的仔，這裡山多地硬，唯有一
條右江，橫貫土地，也橫貫我的今生。

右江是邕江上游，發源于雲南文山廣
南的剝隘一帶，它經過我家時，早已不再是
溪流模樣。水勢壯闊而溫存，如同這片土地
沉默又熾熱的性格。在我小小的念頭裡，河
最初只是村屯裡老人模糊不清的口述罷了。
夏忙時節的一天，爸把我帶到了渡口，河水
因雨季初至變得闊大深沉。他蹲下身，手臂
蓄力猛地把我向前送出去：「抓緊點，要飛
過去咯！」身子騰空那一剎那，第一次看清
了流動著河的壯闊：渾濁而急切的黃流裹挾
著碎枝斷葉，像烈日下大地蒸騰出的汗漬。
這一臂一擲，我的小腳落在對岸硬實的黃泥
路上。遠方那個隱約浮動的小鎮，突然就像
水中映出的蜃景落回地面，顯出雜貨鋪、藥
局和灰撲撲的郵政所真正的樣子。江那邊，

才是人煙的深處。
這水，也終究教人識得了告別。我在

右江邊完成了初中學業。旱季裡，裸露的卵
石河灘是我們放牛娃天然的遊樂場。等到夏
季暴烈的雨水將山谷深處的洪流催動送來，
江驟然暴漲渾濁，我們就隔水癡望遠處山上
的荔枝林。中考放榜後，揣著去城裡高中的
通知書，我知曉河水截斷的不僅是山與路，
更是少年辰光。那最後幾腳踩在江裡，石子
硌著腳心，水流擦著小腿肌膚涼涼地滑過
去。走上岸，我和爸的影子在斜長的日光裡
一前一後。走出好遠，我竟鬼使神差地折返
江邊，俯身撩起一捧沉甸甸的水抹在臉上。
臉上水痕和汗混雜，滴落又回到奔湧向前的
黃流裡。它不曾言別，也未曾駐留，卻已刻
我心底：它會在此處蜿蜒成一道承諾，等歸
途。

搭上轟隆著喘氣的老舊班車，我從車
窗凝望那彎日漸模糊的河。它從不曾慷慨如
江南水網。暴雨時它桀驁沖蕩，帶走的往往
是農田的熟土；旱時也吝嗇得灘涂乾硬，岸
邊的水車吱呀呀空轉，江上的水碾徒勞張著
口子。可一條河存在的意義，大約是在飢渴

者眼裡灼燒成光。見河流而知水源，識水向
而得生路。

右江水纏繞我的村子，又蜿蜒流過他
人簷下，最終匯入邕江，歸赴南方更大的水
域。它不回頭，卻像血脈連接著臍帶斷處。

異鄉歲月如同長久行旅，見過珠江口
雄闊浩瀚的鹹水潮汐，也在黃浦江燈光漿影
裡傾聽過城市節奏。而當我中年歸鄉重立于
右江岸，驚覺昔日踩水的石階早已被上漲的
河底埋沒。水紋在水泥堤岸間暗暗迴旋流
轉，變得陌生而凝重，恍惚讓我疑心從前那
個莽蕩的少年玩伴或許只是夢中的蜃影。

站在江堤凝望，濁黃的水奔湧如時間
本身一樣不知疲倦。那些浪打石頭捲起的漩
渦沉下去、又浮上來，拍岸聲裡有種固執迴
響，如同土地低回的脈搏。右江無言地更新
著它的河岸版圖，也更新著我血液裡那部分
頑固又溫熱的溯源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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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神記及其他（組章）

徐澄泉，重慶萬州人，現居四川樂山。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樂山市作協副主席。出
版有《純與不純的風景》《寓言》《一地黃
金》《與影共舞》《誰能佔卜我的命》《透
明的山水》等8部詩集，並編著多部。多部
著作由中國現代文學館、國家圖書館、首都
圖書館及數十所高校圖書館收藏。作品入選
《中國當代詩人傳略》《中國散文詩一百年
大系》《四川百年新詩選》等近200種文學
選本。參加第13屆全國散文詩筆會。

夏日寓言
火！火！火！
太陽霍霍燃燒，地球高燒40度，糊塗無

語。
仁慈的上帝垂憐人間，欲予他們甘霖。
高高在上的老天，感動得哭……
卑微如我，也跟著掉了幾滴淚……
上帝怒我不敬神，不愛民，不自重，及

時收回成命——
可憐的山河啊，因我而瘦死，小如一匹

羸弱的老馬。
可憐的草木啊，因我而渴死，成為植物

化石。
可憐的動物啊，因我而餓死，成為泥土

一部分。

罪孽深重的我，無地自容的我，悄悄躲
在人堆裡，一邊虔誠懺悔和祈禱，一邊體驗
火熱的生活。

忽有一堆死灰復燃了，蹈起熊熊火焰，
迎接一場渴盼已久的暴雨……

修行者
有車，無馬。
但有馬鳴。
一架魔幻馬車，永遠拉著一個修行的

人，在懸空的荒漠裡穿行。
風蕭蕭兮，馬蕭蕭。
無垠的時間軌道之上，魔幻的馬車從東

向西，從西向東；從北向南，從南向北；從
晝到夜，從夜到晝；從有到無，從無到有；
從光明到黑暗，從黑暗到光明……週而復
始，結成一張巨網。

在立體的結界裡，他一呼一吸，與天
地同頻共振，蓄積巨大的能量，終于破境而
出，破繭成蝶。

其優美之狀，猶如「武直」振翅，垂直
降落人間。

可憐的修行者，他本想踐行入世之道，
一不小心，墜入了塵埃和泥潭！

造神記
他本是人。
他被一些也叫人的人供上神壇，他就不

是人了，改名叫神。神是沒有故鄉的人，不
食人間煙火。他的兩隻神手，化為左右兩隻
翅膀（當然不是天使的翅膀），在上不沾天
下不著地的虛空裡，隨風飛翔……

而那群造神的人，心情複雜——
有的嫉妒；
有的悔恨；
有的惋惜……
他們肯定也有豐富的表情，只是我看

不清。他們實在太多了，太小了，像一群螻
蟻，黑壓壓一片，蒙蔽了我銳利的目光。

但我一眼就看清了神的真面目：高高在
上的神，凜凜然，他透明的形態沒有質感，
他無奈的表情沒有表情，他空洞的眼神空不

見底……
他多像一套皇帝的新裝啊！

高樓望
春天的高樓，野草一樣瘋長。
高樓越長越多，野草越長越少。
高樓越長越高，野草越長越低。

一個傴僂的老人，從野草叢中鑽出來。
好奇地，從樓下向上一望——

天旋地轉……
委頓如泥……

高樓問
高樓為什麼長那麼高？
地球太擠。
高樓為什麼長那麼瘦？
營養不良。
高樓長成一根嫩筍子，不怕颶風吹折她

的小蠻腰？
風來了，高樓左躲右避；
風去了，高樓獨步青雲。

空山的空
一座山，空了許久，一如時間之久。
一個空字，空空空，一如空間的空。

但聞鳥語，不見人。
滿山落葉，覆蓋古今……

掌聲響起來
年終會上，我以長篇廢話套取掌聲。
那些不沾泥土的字詞句。那些變調的

聲音和變頻的手勢。那些流動的雲，奔湧的
水。那些殭屍了無血色的表情。那些魔女
三千丈的白髮。那些懶婆娘的裹腳布……

從古到今，從天上到地下，一氣貫通到
底。

 
在兩處有標點符號的地方，我停下匆匆

腳步，欣賞沿途風景——
一處是：「尊敬的各位領導！」

星星點點的掌聲，賜我一串省略號……
稀稀落落的草徑中，我步履斑駁踉蹌。
一處是：「祝大家新年快樂！」
掌聲電閃雷鳴，賞我一個感歎號！
啪！我原地立正。
遼闊的草原上，脫韁的野馬群，戛然而

止。

讀寒山拾得詩
寒山求不得功名，棄家別親，當了和

尚。
拾得找不到父母，以寺為家，當了和

尚。
兩個和尚在寺裡：同穿一件袈裟，同坐

一張禪榻，同食一尊缽盂，同敲一隻木魚。
一唱一和寫詩偈，道禪機，嬉笑怒罵，

把寺中的苦和靜，釀成俗世的甜蜜和仙界的
幸福。

日久天長。寒山撿到一個叫拾得的朋
友，拾得撿到一個叫寒山的親人。

僧俗二界，撿到一座名寺。
姑蘇城外寒山寺，撿到兩個高僧和詩

人。
1200多年後，我讀寒山拾得詩，認識寒

山和拾得，懂得什麼叫捨得。

岳墳即景
岳飛躺在西湖岸，高歌：八千里路雲和

月。
還魂一棵紅楓，一道霞光，精忠報國。
滿江紅！
秦檜跪在岳飛前，懺悔千年，終不明

白：該做什麼。
莫須有。

燃燒的石頭
火焰熊熊。
有一塊石頭，在燃燒。照亮一個人的黑

夜和白晝，烤熱一個家的心願和表情。
一塊石頭在燃燒。
他把眼睛燒成黑色的水晶和明亮。
他把臉色燒成黑色的陰雲和憂慮。
他把臂膀燒成黑色的肌肉和力量。
他把語言燒成黑色的表達和幽默。
他把靈魂，燒成黑色的幽靈和思想。
燃燒，燃燒。黑色的燃燒，黑色在燃

燒。


